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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的良药
□ 谢云凤广陈赋

□ 刘宗德

绿 绒 蒿
□ 宋天悦

吾心深处才是家
□ 泥 荷

广陈者，平湖东北之重镇也。古为濒海集镇，
史书载“番舶历肆于此”，故名广陈也。其域东与邑
之新仓相连，南与独山港镇接壤，西邻新埭、钟埭，
北界上海金山。盐船河东西穿境，独新路南北贯
通。平原沃野，气候温和。物具水陆之利，地供粮
棉之产。

农村振兴号角吹响，长三角一体战略启动。广
陈如扬帆出海，乘风破浪；如雄鹰展翅，蓝天翱翔。
接轨上海，浙北前哨。一衣带水，明月山塘。毗邻
党建，两地联创。共掘甘泉，同酿酒香。皕年石桥，
悠悠古韵，走亲访友，文化交流。水杉绿道，跨省马
拉；端午碧水，同赛龙舟。品古韵之厚重，感新风
之醇美。

广陈因农而立，因农而兴。部省共同定点，创
新农业先进。田地格式，麦海稻浪。对比试验，优
种育秧。水肥合一，精确计量。黄沙黑膜，喷雾培
养。

炎阳高照，春雨潇潇。大棚气候，凉热可调。
蔬菜鲜美，主妇爱好；无害环保，价格公道。时鲜浆
果，色彩缤纷。紫贵红娇，蓝美绿嫩。入则目迷五
色，出则香染衣袖焉。引进荷以，研究合作；农业硅

谷，上下求索。一村万树，绿化三旁。金桂紫薇，银
杏香樟。芳林郁郁，流水汤汤；错落民居，黛瓦粉
墙。熏风送暖，绿荫送凉。芦雪秋蒲，白鹭飞翔。
整洁街道，彩色田畴。雅洁庭院，香飘金秋。盐溪
公园，亲近天籁;半亩方塘，人间蓬莱。大美广陈，渐
入佳境焉。

广陈者，翰墨香浓，风情小镇也。宋室王孙，
故迹依稀。原川田野 ，犹遗芳菲。沐前贤之遗
泽，绘新时之蓝图。传统钹书，雅俗共赏；国粹
进村，戏曲悠扬。文化礼堂，内外书香。节庆歌
舞，图书琳琅。孟坚讲坛，前贤光芒。民主议
事，治村风尚。志愿服务，地头田埂。聚是火
炬，散作星星。乡风陌上，春暖民间。教育覆
盖，心系魂牵。庭院竞美，巾帼出彩；老农比武，
运动生态。孝德传承，雏凤清音；春泥护花，少
儿歌声。丝绒作画，风光丹青；诗歌朗诵，点赞
温馨。爰歌曰——

田美农开兮郁郁葱葱，
水墨广陈兮欣欣向荣。
目不暇接兮文旅融合，
农村振兴兮万紫千红。

庚子暮春
赋中相关注释——
明月山塘：浙北平湖市广陈镇南山塘村，与隔

河为邻的沪南金山区廊下镇北山塘村协议联手共
建旅游景区名。

引进荷以：引进荷兰、以色列高端农业人才加
盟。

上下求索：出自屈原《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半亩方塘：源自朱熹诗句。山塘村农民公园名。
赵孟坚（1199-1264），字子固，号彝斋居士，宋

太祖第十一世孙。曾隐居并墓葬于广陈。儒雅博
识，工诗文，善书画，有《彝斋文集》四卷等 。

春泥护花：出自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
送》：“桐花万里关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出自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一：“落红不是无情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附言：据笔者所知，广陈镇已先后创建为浙江
省文明镇、卫生镇、城镇环境综合治理省级样板镇、
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乡等，2020年初，获得

“浙江省森林城镇”称号。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好久没回去看父母，
往往只在晚上给他们打电话。

母亲说：“家里的金橘黄了，门前路上的樱花开
了。”

父亲说：“要不要回老家看看？”
我忙说：“要的要的，当然要回。”
已半年多没回老家，虽然家已是空房，但依然

如远方延伸过来的一根线，始终魂牵梦萦着。
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现在父母已

从老家搬迁，而老家的所在终究是我们最初的根，
而这根，是牢牢地扎在那块坚实的土地上……

我上初中的时候，父母翻建了新房，普通的俗
称“七路头”三间房，可花费了父母大半辈子的辛苦
钱。一晃，风雨剥蚀将近 30年，新房已如憔悴的老
人，屋顶漏了，墙壁也更显颓败。

好几年前，哥哥打算为老家翻建新房，可遭到
父母的反对。母亲说她腿脚不便，建了新房也上不
了楼，还是住平房方便。

对于母亲而言，老家门前有口井，阳光好的时
候，洗洗晒晒十分方便，还可以随时出来晒太阳。
因此她说：“我不羡慕别人有钱，只在乎外面的太
阳。”阳光明媚的日子，让阳光一点一点渗入肌肤，
心也会慢慢温暖又充实。

可老屋终究难以抵御岁月的侵蚀，台风暴雨的
日子总让我们牵挂，于是动员父母搬迁。可现在我
们这里的房屋政策已不允许自建房，只能搬进统一
建造的公寓房。搬迁后的父母真正离开了老宅，也
离开了故土，好在有了医保和养老金，解决了农村
老人的后顾之忧。

回家的路近了。此时正是樱花季，一路上整片

的晚樱正次第开放。去年，村里将家门前的水泥路
拓宽，并在路两旁各种了三排樱花树。老家在经开
区，几年前区里在钟埭古镇开始打造樱花小镇。现
在不仅在镇上种满了樱花，还延伸到乡村，形成四
通八达的樱花道，真是美丽乡村特有的风景。如果
父母还在老宅，母亲一定会坐在家门口，看樱花绚
丽的江南美景。

以前的一年四季，父亲总在屋后的自留地种上
各式蔬菜，打理得井井有条。可只离开半年的工
夫，老屋就有点荒凉了，四周长满了草，菜花也杂乱
地疯长。只有老屋东面的杉树依然高耸，依稀可见
树梢上那个硕大的鸟巢，安在嫩绿的新枝中如同一
个鸟的皇宫，君临天下般俯瞰大地。一对喜鹊叽叽
喳喳地飞了出来，不断在空中盘旋，是否欢迎故人
归来？

老家的大门紧闭，朱漆有点斑驳，随着时光的
流逝，门上的大红春联开始褪色，虽然还残余着新
春的喜气。轻轻地推开大门，熟悉的味道、熟悉的
房间，只是父母已不住那里，缺乏生活的互动与环
境的呼应，冷漠地把过去的一切隔绝在时光之外，
失去了旧日的生气和温情。而回到久违的家，让我
一下有了安稳的感觉，就像以往每次回家，总是欣
喜，这里才是我的生命之源。

记得搬家那天，我们从城里赶到家时，父亲已
把所有该搬的东西都捆扎妥帖。母亲对我说：“再
进屋看看吧。”

走进空荡荡的屋内，我惊讶地发现，过去的生
活已如潮水般退去，但对那些童年与屋子的记忆却
不断涌上来。我猛然醒悟：我们放弃了家园，而家
早已嵌入我们的生命与灵魂之中。无论我们离家

多远，家却无法走出我们的生活，彼此生生不息。
由于新家还在装修，父母暂时租住在镇上。有

阳光的日子，他们总是到小区对面的草坪晒太阳，
就像重新沐浴在老家熟悉的阳光下。

春节前，母亲因病住院 20多天，出院后一直在
康复训练，所以一直没再到家里看看，但我知道，她
实在很是挂念。等腿脚稍微恢复些，母亲就嚷着让
父亲带她回老家，到屋前屋后转转，看看那些熟悉
的风景，母亲说，只有这样，她的心才定了。那天带
母亲到一家宾馆去吃饭，气宇轩昂的大厅里金碧辉
煌，十分气派。可是母亲一点也不羡慕，她说，老家
虽然旧，但还是住在那里最舒服，一切都是熟稔的，
也是最适宜的。

父亲出生在浙南的小山村，离开老家已50多年
了，可他一直牵挂着出生时的那个地方。几年前陪
父亲回家，爷爷奶奶早已离开人世，可老屋依然在，
只是已显凋敝，满目残垣断壁。而在那里，父亲依
然回忆起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家，永远是心
中最隐秘的一处栖息之地，时时安抚着游子的思乡
情怀。

我已在城市里漂泊了很多年，终于有了属于自
己的家，在现在的小区住了 10年，可依然觉得像浮
萍一样飘荡，无法真正拥有着陆的安全感。而每次
回到老家，才觉得心安了，也静了。

家，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裕，一个人的初始地才
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只有回到了家，那里才是你
幸福的港湾。

虽然我们的老家也将要拆除，但家的模样一直
会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它也永远在某处守候，
等待着我们的回归。

居家隔离时，每天在屋里办公、看书、弹琴，倒也怡然自
得。经历了一段揪心难熬的时日，疫情渐渐好转了，心情也变
得轻松，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感。

打开窗户通风，站在窗户边凝望，我惊喜地发现，窗外的
花纷纷绽放了，粉色的桃花，白色的梨花杏花，黄色的迎春花，
绿色的翠竹，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复之美。压抑的
心在春色的洗礼中，渐渐释然，变得惬意轻松，对于未来又多
了一份希望和期待。想起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有一句经典
的诗：“这乱哄哄人世的良药——迟开的樱花。”不禁感同身
受，是呀，人生在世，几多风雨，几多无奈，但是只要春天来了，
樱花开了，看到赏心悦目的自然之美，我们就会感到愉悦，漂
泊的身心便得以安顿。大自然的美，譬如盛开的樱花，仿佛一
味无形的药，可以柔化人间的愁苦，使身处困境中的人感受到
美的召唤，得到仁慈的安慰。

疫情终会过去，走过冬的阴暗洗礼，我们迎来了明媚的春
天。繁花盛开，春风骀荡，杨柳堆烟，萧条的大地此刻成了多彩
的百花园。我想，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一剂良药，花香是甜美
的蜜糖，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恢复元气，重拾生活的信心。

每天，楼下孩童的玩闹声清晰地传进屋里来，热闹尽情的
欢呼声此起彼伏。此刻，我羡慕他们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他们尚未经历人生的艰辛与苦涩。然而，我也知道，人世的坎
坷荆棘，在远方等着他们呢，这是每个人成长之路必经的考验
和磨练。尽管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总有大自然将我
们包容，让我们看到真善美，给我们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诗人顾城也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他被舒婷誉为“童话
诗人”，正是因为他的诗歌流淌着浓郁的自然气息，因而质朴
纯美。在乡下度过的少年时期，是顾城最为怀念的岁月，他在
自传文章《剪辑与生平》中这样写道：“放学铃一响，我就逃走
了，逃到一个被称为‘后边’的地方，或是荒凉的城楼上，那里
有小鱼，或黄昏时开始爬动的刺猬，草长得比我还高。只要靠
近大自然，我就会快乐。”

那时候，顾城讨厌上学，不喜欢被束缚，而大自然成了他
的避风港，自然中的一切生灵草木，都能让他感到亲切和快
乐。也正是和自然的亲密接触，让他获得了很多作诗的灵
感。如果没有自然的呵护关爱，人生将是多么枯燥乏味啊，这
个世界也会少了很多优秀的诗人。

看新闻时，一幅图片让我眼眸顿时闪亮了一下。在古都洛
阳城有一个特别的公园，里面有一条长长的观景路，左边是樱
花盛开，右边是绿柳如烟，粉色的花海和绿色的彩带交织在一
起，一条斑斓的道路蜿蜒向前延伸，仿佛从唐诗宋词穿越而来，
弥漫着浓浓的诗情画意。流连在路上的游人，想必也是疫情发
生后第一次走出家门。我相信，如此天然古朴的景色，一定会
让他们在美的沐浴中感到舒畅，生出对人生的憧憬和勇气。

这次疫情，让我们再次深刻体会到活着的不易，生命无常，
真情可贵，平安喜乐就是最大的福气。还好冬去春来，万物复
苏，希望跟着氤氲而生，一切都会慢慢恢复，都会越来越好。

尽管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和悲苦，但我们从不会妥协，因
为我们有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也有来自于这个美丽世界一
草一木、一枝一叶对我们的温情与抚慰。

我见过一张绿绒蒿的照片。
照片里那株花与天空同色。摄于雨后，水汽氤

氲，花瓣被雨水淋湿后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的纯
净的浅蓝，显得神秘与圣洁。茎秆与秀美的花朵截
然不同，生长得很是野蛮，粗粗壮壮，布满了褐色的
刚硬绒毛。这画面，像是月下披纱起舞的仙娥，本
是螓首蛾眉，巧笑倩兮，忽而裙摆微掀，露出狰狞的
腿毛，比虬髯大汉还粗犷。

这气质很是独特。
可惜大部分绿绒蒿一生只开一次花。它是高

山野生植物，是荒凉天地间难得一见的绝色。人们
在喜马拉雅——横断山区 3000米以上的区域才寻
得到它的踪迹，因此有人说它是“离天最近的花
朵”。苍穹之下，冰川边缘，环境恶劣，百草难生。
稀疏的植物多匍匐在地以求存活，而绿绒蒿依靠地
下坚实的根系，在喜马拉雅山5000米的高度仍挺拔
直立，昂首绽放出饱满的花朵。

许多人爱它，为其痴迷。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
险翻山越岭，去人迹罕至之处只为一窥野生绿绒蒿
的芳影。同时，人们也在尝试人工培育。作为业余
爱好者的我也曾种植过，试验的品种是最常见的多
刺绿绒蒿。在充足的环境准备和催芽程序后，种子
顺利发芽。从萌芽就能明显看出这不是普通的盆
栽植物，因其嫩叶的耐寒特征极为明显——厚且有
韧性，布满细长的绒毛，总让人想到冰天雪地里蛰
伏的幼兽。在一众的南方绿植幼苗里，它显得奇怪
而格格不入。但很快，它就生长停滞，走向消亡。
绿绒蒿生命力顽强，在高山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也能
繁衍生息，但它在平原活不了。事实上，国内至今
没人能让绿绒蒿在平原地区开花，除了植物研究
所。而研究所的专业实验室，只能靠设备全面模拟
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成本极高。

它并不生来如此，远古时期也曾是平原植
物。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间，随着海拔升高，很多
植物无法承受而逐渐消亡。但绿绒蒿不断地进化
并存活了下来。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它就注定无
法再适应平原。这是百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
凛冽的寒风与冰霜悄悄刻进了它的基因。是雪域
高原选择了绿绒蒿，而绿绒蒿同样也选择了雪域
高原。它选择了狂风、碎石和贫瘠的土层，选择了
稀薄的空气和温差悬殊的每个昼夜。自然，它也
选择了与头顶繁星相伴，选择了皑皑冰雪的甘冽
融水，选择了无人荒野的辽阔与寂静。它离不开

雪域高原独特的环境，同样的，它也成为了雪域高
原不可取代的一部分。浩大的造山运动倾覆一方
天地，造就了巨大的褶皱山系和断陷盆地，也成就
了“高山牡丹”——绿绒蒿。

但“高山牡丹”终究还是走下了神坛。欧洲的
植物学家和园艺家对绿绒蒿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
艰辛研究，最后在欧洲大陆的冷湿气候区栽培成
功。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绿绒蒿的生长，人工
栽培困难重重。国内园艺爱好者的种子大多来自
英国的一家园艺公司。但不管怎么说，绿绒蒿终于
走进了人类的花圃。

在园艺公司花圃的宣传图里，一簇簇紧密挨着
的绿绒蒿在叽叽喳喳地绽放，蓝得整齐匀称，在在
优雅，让人不由得想起泰晤士河岸的摩登女士们。
她们嘴唇涂着浓艳的香奈儿口红，时髦的蕾丝连衣
裙搭配遮阳帽，帽边插着羽毛，帽檐下露出英格兰
式的蓝色眼睛，一如这些蓝色花朵的娇媚俏丽。西
方人喜欢称呼这些花为“喜马拉雅蓝罂粟”，这很符
合他们对东方的想象——迷幻中带点缱绻的神秘
诱惑。

但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绿绒蒿。
我常常想起那张照片。一株孤独的湿透的绿

绒蒿，花朵边缘滴着水珠，刚硬的尖刺透露着浓烈
的寒气。花瓣蓝得极为纯净，像藏区天空割下的
一角。我甚至能想象出在很远的地方，天空之下
是蓝色的纳木错。鹰从高空俯视湖面，也许觉得
大地长出了一朵巨大的绿绒蒿。这里的蓝色是生
灵们共同的故土。苍穹与冰雪之间，蓝色是苦寒
之地的绝色。而绿绒蒿在贫瘠之地必须生长数年
才能攒够开花的力量，一生只开一次。也许扎根
十年，绚丽只有一刻，无数朵珍贵的蓝色花儿在此
长眠。它们或许相似，但花色有深有浅，每一朵都
独一无二。歌谣里唱着神圣的“蓝莲花”，自由且
孤独，倔强且无畏。绿绒蒿在沧海桑田里沉浮，活
成了传说。

苏格兰植物学家乔治·泰勒曾经说过——
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够像它这样享有最高、最奢

华的名号。所有初次邂逅这种花的人都会因它而
发狂。

我不再种绿绒蒿。
但我依然喜爱绿绒蒿。
期待未来的某日，能在雪域高原与你真正相

见。

在大自然所有具有灵性的动物中，通体纯白的似乎并不
是很多，被誉为“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的
白鹭，则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由于白色是纯真、高洁、优雅的
象征，鹭鸟无论是形态还是德行以及民间所赋予的寓意，都是
美的，并且美得曼妙动人，美得握瑜怀瑾，美得冰清玉洁。

我是乡村的忠实子嗣，目光始终都盯着故乡的绿树繁花
和飞禽走兽，漠漠水田之上的翩跹白鹭，肯定是在我的视野之
内，并且无数次专注地留意过。每年春暖花开的时节，白鹭成
群结队地不邀自来，先是绕着湖沼泥潭来回盘旋，我知道，这
是它们在寻找觅食的天堂；尔后再选定距离村庄较远的一片
茂密丛林，作为休憩栖居和繁衍生息的住所。白鹭仿佛是一
个个训练有素的舞者，无论是飞翔还是起落，无论是立足于树
上还是觅食于沼泽，无论是曲颈求偶还是俯身育雏，动作都带
着天然的美感，仿佛一朵飘在风中的云，让人不敢亵渎，使人
浮想联翩。张志和观之，情不自禁地吟咏：“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杜子美赏之，情趣盎然地诵曰：“两个黄鹂
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少陵望之，意犹未尽地比喻：“惊
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就连现代作家郭沫若
对白鹭高飞的雅态，也不禁赞叹：“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
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
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白鹭的体态
之美，美在婀娜多姿，风情万种。

其实白鹭还是一种有德之鸟，在它们的身上集中了太多
的优点。首先不好吃懒做，“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
飞”即可为证；其次不喧宾夺主，“见欲扁舟摇荡去，倩君先作
水云媒”就能说明；再次不移情别恋，“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
头上亦垂丝”亦是反映……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善于与人类把
握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就是它们
最基本的立身准则，这说明野生的白鹭一方面是害怕人类的
侵扰与杀戮的，另一方面又期盼着与人类和谐相处。正是因
为它们知道自己的短板，又摸透了人类的脾性，所以才能够适
时择林而居，随时悠然天外，并且保持着自己行动的自由与精
神的独立。与另外一种亲近人类的鸟雀——燕子相似，白鹭
也有恋巢的习性，只要食物来源和生存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
她们在同一个村庄、同一棵树木、同一片草地中，会基本固定
自己栖居和繁殖的场所。别以为这是因循守旧的表现，或者
是不思进取的托词，实际上白鹭心里非常清楚，只有生存的环
境得到了彻底的改善，它们才会真正地“投之以木桃，报之以
琼瑶”。白鹭的德行之美，美在洁身自好，知恩图报。

可以飞上青天的白鹭是自由的，拥有雪白羽毛的白鹭是
纯洁的，从来不肯屈服的白鹭是高贵的，由此，人们在很早的
时候就赋予了白鹭许多美好的寓意。在朝廷之上，旧时就以
鹭序指代百官班次，在明清的官服中，白鹭是七品文官的补子
纹样。在丹青画中，因“鹭”与“路”谐音，一幅画着白鹭、莲花、
荷叶的吉祥图案，表示“一路连科”；一只白鹭与芙蓉融为一
体，代表“一路荣华”；一只白鹭与牡丹连在一块，象征“一路富
贵”。同时又因白鹭别名鹭鸶，人们借其谐音而生《三思图》，
这“三思”究竟是思什么？有人说是“吾日三省吾身”的“三
思”，也有人说是“思天、思地、思人”的“三思”。其实无论是哪
一种寓意，或者哪一种说法，白鹭都给予人们美好的祝愿，它
是父老乡亲心中的吉祥鸟。——白鹭的寓意之美，美在风雅
并举，辞高旨远。

风吹杨柳，日暖桑麻，又一个莺歌燕舞的春天悄然莅临。
我将目光再次聚焦村外的那片丛林，“起于水泽，翱在青天”的
白鹭又在翩翩起舞，心中的惊喜之情实在无以言表。在青山
绿水的背景中，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那诗意的白鹭画出的条
条弧线，走出的儒雅风姿，在这一方净土，漫不经心地点缀成
了一幅超现实的美景，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白鹭之美
□ 钱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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